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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个牛矿长，来了个马矿长。

牛矿长是个嘻嘻哈哈的人，马矿

长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马矿长到马

沟矿上任已经三个月了，不仅一把

火没放，甚至连一次脾气都没发。

这很不正常，世上哪有不发脾气的一

把手哩。

马矿长越是没动静，干部们越是

害怕：马矿长这是在憋大招哩。

按惯例，新矿长上任，肯定要更

换一些干部，主要是各单位的一把

手，特别是财务科、劳资科、供应科、

销售科等部门。

马沟矿各单位的一把手们，都去

给新矿长汇报工作了。唯一没去的

单位一把手，是财务科长李春光。

李春光是最应该去的，马沟矿钱

袋子提在他手上。但他就是不去。

三个月后的一个中午，吃罢午饭

的李春光，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报。

李春光是在看报，也没专心看

报，时不时斜眼看一看门外。

李春光的门外是个路口，从食堂

吃完饭回办公室的人，都要路过。

李春光喜欢看别人吃饱了饭的

样子。

吃饱了饭的人，千奇百怪，但有一

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幸福的样子。

忽然，李春光看见马矿长走了过来。

李春光赶紧埋下头，装作在睡

觉，他不想跟马矿长打招呼，还要站

起来，还要假客气，挺麻烦的。

看来是躲不过去了，马矿长向自

己的屋子走来了。

李春光赶紧把头埋得更深了，装

作睡熟了的样子。

马矿长进来了，关上门，说：“别

装了，老李，我知道你没睡。”

既然这么说，李春光赶紧站了起

来，请马矿长坐下。

马矿长说：“不坐了，我就几句

话，说完了回去午休。”

李春光说：“请马矿长指示。”

马矿长说：“我来了三个月，你一

直让副科长给我汇报工作，你这个正

科长怎么不去？对我当矿长有意见？”

李春光尴尬一笑：“你当矿长，是

组织安排的，我的意见有什么用，我

的意见要是管用，我就不让你来了。”

马矿长也笑了：“这么恨我，我们

以前也不认识啊！”

李春光说：“我不说你也知道，估

计没少人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财

务科长这活，能替人办事，也得罪人，

我知道我得罪了不少人，牛矿长跟我

是煤校同学，我们是铁哥们，全矿人

都知道，你这新官上任，不用说，肯定

第一个换我。跟你汇报不汇报都一

样，账都在那儿，我现在就跟你提一

个要求，我想到后勤科当书记，那里

清闲。”

马矿长笑了：“我一来，是有几个

人告你的状了，我不仅调查过你的为

人，还查过你当科长这几年的财务账

目，那是一丝不苟，毫厘不差，你是个

很称职的财务科长。”

李春光脸红了一下，有点感动，

更出乎意外。

马矿长看了李春光一眼，又说：

“我来马沟矿，是单枪匹马来的，没带

一个人。我相信，马沟矿有人才，我

不拉帮结派，只要把工作干好，我就

用你。”

说完，马矿长开门走了。

李春光张大嘴巴愣了半天，忽然

想起自己应该送送马矿长。

出门一看，马矿长已经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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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

和妻参加完同学聚会刚回到家

躺下，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我烦

躁地爬起身，坐在床上问是哪位。

“乡党。”门外一个熟悉的声音回

答道。

“又是他，真讨厌！”妻转过身去，

有些不满地说。

“也真是的，早不来，晚不来，偏

偏人家午休的时候来串啥门子捡漏

呀？”我也有些不满地小声嘟囔着。

“有事吗？”我没有开门的意思，

继续坐在床上问道。

“有事！”门外的声音显然提高了

力度，接着就是一阵咳嗽声。看来不

去开门不行，我磨磨蹭蹭地下了床。

这个自称“乡党”的，是住在我们

小区的一位70多岁衣着邋遢的瘦小

老头，无儿无女。因为他的老家跟妻

娘家是邻村，因此他便自称是“乡

党”，成了个“自来熟”。

他侄儿为了方便以后照顾他们

老两口，便托熟人关系给他们在我们

小区1号楼租了套廉租房。他和老伴

日常生活的开销，除了国家所给的补

助外，就靠捡拾破烂卖些零钱来维持。

他总是三天两头来我家打探情

况，看有什么可以捡漏的，而且仗着

是“乡党”，一进门连鞋也不换，就径

直走过去坐在沙发上。这一点令妻

十分反感。

前不久，我把家里正常情况下可

以卖10多块钱的纸箱子2元钱低价

卖给了他。他说身上带的零钱不够，

过了一个多月才把2元钱送过来。

为此，妻抱怨了我好几次。

还有一次，妻没在家，他又来串门

捡漏，我不抽烟，便把去年找人办事时

买的一盒已经皱巴巴的芙蓉王香烟给

了他。我发现他平时抽的都是很便宜

的低档香烟。他当时非常高兴。

这不，他知道我们家前些天装修

房子，最近正在添置家电，有一些装

家电的纸箱子，他可以捡漏收购。

莫非他今天来又是想捡漏什么

吧？我一边朝门口走去，一边说道：

“我家没有要卖的破烂。”

“不是收破烂，是给你们送个东

西。”他在门外高声说。

他一个捡破烂的，能送我们什么

东西？我疑惑不解地打开了门，但没

有让他进来的意思。

“这个是不是你老婆丢的？”他手

里举着一个金灿灿的戒指问道。

我一眼就认出是我买给妻的结

婚戒指，忙说：“是呀，是呀，你是在哪

儿捡到的？”

“我估计是你老婆丢的。今天一

大早，你们在垃圾台丢了一大袋子垃

圾，就急急地开车走了，恰巧我去垃

圾台捡破烂，在你们的垃圾袋里发现

了这个戒指。我来了你们家几次，你

们都没有回来。我刚才发现你们回

来，便急忙赶过来。”他盯着我认真地

解释说。

“快让‘乡党’进来吧，太感谢你

了！我还以为戒指在茶几柜里呢。

不知啥时候把它带进了垃圾篓里。

多亏了你！”妻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起

床了，穿着睡衣走过来。

“我就不进去了，你们赶紧午休

吧，我一会儿还要去废品收购站卖这

两天捡的一大堆破烂。”他摆摆手，走

向电梯口。

“谢谢‘乡党’，慢走啊！过两天

你过来，我给你几个纸箱子！”我冲着

他大声说。“好嘞！没问题！”他乐呵

呵地径直走进了电梯。

捡漏
□赵学潮

院落空荡荡的，秋天已经悄然浸黄了枝果。

突然，咚的一声，惊得迷糊的老汉一激灵。

睁眼便从凉椅上翻爬起来，探身窗口四望，院子里

啥都没有，唯有草丛的蟋蟀叫得仍欢。

哦，原来是柚子，熟得不耐烦了，又有一个掉

下来，重重地砸得地坝响。看它又大又圆，黄金

亮色的，却又得落寞地与往日的腐柚为伍了。老

汉不由重重一叹。

这两棵高大的老柚树，老汉终年厮守，知道

那柚果是出奇的甜。当初钻刺篱笆洞，爬树偷摘

的小伙伴们呢，哪儿去了？那时是饿得慌还是嘴

馋，黑狗咬主人撵，挺狼狈的。还有个快成人的

小子，够贪的，剥了衣衫兜柚子被逮住……再后

来呢，那小子竟然被招赘上门，反客为主了！他

跟老丈人学着施肥浇灌，培土修枝，以院有蜜柚

为傲。柚子嘛，当然就该他小子打饱牙祭了。想

到这里，老汉噗嗤一笑。

“偷儿”也会治“偷”，新主小子撤了刺篱，拉

来砖砌了齐整的院墙，得意地圈住了柚树。可谁

料想，竟然也圈出了一院的寂寞。满树的甜柚没

人摘，熟透了的蜜汁似乎渗出了皮壳，一滴一滴

地要往下滴呢。

柚果即便掉满了地，也没人捡。久了，黄橙

橙的胖圆儿，沤成了黑麻球，散发出一些酸腐味

儿。人树两相望，老汉觉得自己竟像一棵老柚

树，一肚子的故事想摆出来却没人听，人树一理，

埋没了呢。

老汉愤然地把树外砖墙推倒了一片，现出了

一个豁缺。

但仍不见有人跨进缺口来，甜柚们仍是弃儿。

偷柚子的野崽们都到哪去了？！老汉心里隐

隐地那个揪啊，差点就要吼起来。以前上树偷

果下地摸瓜，溪河里逮鱼捞虾的还少吗？但他

终于没有吼，他毕竟知道，村院里恍若隔世，人

一年年地稀了，难得有人听见。自己的老伴——

当年的守柚女，不是也到城里带孙子去了吗？

老汉索性让院门大开，整天敞着。可也只有

日影儿慢吞吞地从院里挪进挪出。

老汉惆怅地摇摇头，正要转身回躺凉椅，忽然

发现好像有个穿花衬衫的人影跳进了墙的缺口。

老汉立刻来了精神，揉了揉昏花的老眼。

嘿，好巧，想啥来啥，就怕你不来偷柚呢！老汉获

救似地压低了身姿配合着，生怕惊跑了来人。但

老汉瞬间就兴致全无，原来那是一个来追捕蝴蝶
的小男孩，家住邻近院子。老汉顿时失望了，怏
怏地迎出门去。不过，他很快就来了精神，殷勤
地帮着男孩围堵彩蝶，尽管自己笨手笨脚的。谁
知蝶儿飞高，遁入柚树枝叶里不见了。老汉趁机
摘下一个沉甸甸的大熟柚，喜滋滋地双手捧了，
塞给男孩说：“快拿去吃，好吃！”

男孩脸上漾起困惑和不屑，双手抗拒地背

在背后，摇了摇头连说不要，说家里快递来的水

果还吃不完呢，妈妈网上买的，想吃啥有啥……

重柚固执地抵在花衬衫胸前，男孩略一沉

吟，猛地抽身就跑，跑出院门后又踅回来喊：“爷

爷，我这就给你拿些水果来！”

老汉怔住了，捧的柚子倏然滑落，嘭地一声

砸得脚背锥心的痛。

院有蜜柚
□陈运祥

新任矿长
□胡正彬


